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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潮
州
之
行
，
期
待
已
久
。
念
小
學
時
就
讀
過
彭
湃

領
導
農
民
起
義
的
故
事
，
四
九
年
伯
伯
所
在
的
四
野

大
軍
揮
師
南
下
，
在
潮
汕
一
駐
就
是
十
五
年
，
常
聽

他
講﹁
那
裡
生
活
窮
，
每
日
只
喝
粥﹂
。﹁
只
喝

粥﹂
的
日
子
終
於
過
去
了
，
眼
前
的
潮
州
人
物
風
情

與
眾
不
同
，
鎮
記
果
條
牛
雜
令
我
舌
尖
生
津
。

潮
州
行
最
後
一
天
，
市
委
宣
傳
部
陳
浩
松
副
部
長
滿

足
了
我
的
請
求
，
一
清
早
便
將
我
們
帶
到
綠
樹
成
蔭
的

西
湖
岸
邊
。
倘
無
當
地
人
指
引
，
想
像
不
到
這
家
不
起

眼
的
小
店
就
是
大
名
鼎
鼎
的﹁
鎮
記
老
尾
牛
雜﹂
了
。

十
幾
張
圓
桌
七
七
八
八
地
散
落
在
舖
面
內
和
人
行
道

上
，
絕
無
大
城
市﹁
老
字
號﹂
的
刻
意
裝
飾
。
攤
檔
的

一
角
，
一
位
胖
婦
人
站
在
一
口
熱
氣
騰
騰
的
大
鍋
後
面

忙
碌
着
，
鍋
內
被
分
成
煮
果
條
和
牛
雜
兩
部
分
。
婦
人

先
將
牛
百
葉
、
腸
和
肺
等
內
臟
放
入
鮮
牛
骨
湯
中
加

溫
，
同
時
將
果
條
放
在
另
一
半
滾
水
中
燙
熱
。
片
刻
，

一
大
碗
鮮
美
的
果
條
牛
雜
便
像
變
魔
術
般
端
到
你
的
面

前
，
清
湯
上
點
綴
着
好
看
的
一
黃
一
綠
，
黃
的
是
搗
得

碎
碎
的
新
鮮
薑
末
，
綠
的
是
切
得
細
細
的
香
菜
葉
。
趁

熱
呷
一
口
，
滿
口
留
香
，
沁
入
心
肺
。

一
邊
品
嘗
潮
州
美
味
，
陳
浩
松
娓
娓
講
述
着
鎮
記
的

掌
故
。
原
來
，
鎮
記
在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初
就
紅
火
起

來
，
除
了
賣
牛
雜
，
還
兼
賣
鹵
豬
大
腸
鹵
蛋
等
鹵
味
，

存
在
銀
行
李
的
錢
據
說
過
千
萬
，
但
存
錢
的
農
村
信
用

社
破
產
了
，
存
款
血
本
無
歸
。
但
即
使
這
樣
，
鎮
記
很

快
又
重
新
站
起
來
。
後
來
老
掌
櫃
去
世
，
三
個
兒
子
也

分
了
家
，
眼
前
的﹁
老
尾﹂
就
是
小
兒
子
的
意
思
。
大

兒
子
和
二
兒
子
的
店
舖
開
在
潮
州
其
他
地
方
，
生
意
同

樣
紅
火
。
胖
婦
人
告
訴
我
，
小
店
從
早
上
六
點
開
到
晚

上
七
點
，
只
賣
牛
雜
，
生
意
好
得
很
。

鎮
記
吸
引
我
的
不
光
是
美
味
，
更
有
周
遭
的
滿
眼
風

景
。
頭
頂
濃
密
的
香
樟
樹
蔭
，
像
一
片
片
雲
彩
。
還
有

馬
路
對
面
的
西
湖
，
原
與
幾
百
米
外
的
韓
江
相
連
，
過

去
曾
起
着
護
城
河
的
作
用
。
再
遠
處
，
湖
畔
一
棟
白
色

二
層
小
洋
樓
叫
涵
碧
樓
，
與
許
多
名
人
都
有
關
係
。
小

樓
原
是
一
個
軍
閥
的
私
邸
，
周
恩
來
早
年
幾
次
住
過
這

裡
，
一
九
二
五
年
蔣
介
石
東
征
時
曾
駐
紥
此
地
。
一
九

二
七
年
八
一
南
昌
起
義
後
，
它
也
作
過
賀
龍
等
的
第
三

師
司
令
部
，
這
支
革
命
隊
伍
在
此
僅
有
七
日
，
被
稱
為

﹁
潮
州
七
日
紅﹂
。
品
嘗
潮
州
美
食
，
望
着
一
湖
美
景

和
曾
見
證
中
國
百
年
歷
史
風
雲
的
涵
碧
樓
，
怎
能
不
讓

人
留
連
忘
返
，
遐
想
聯
翩
！

鎮記果條牛雜雜記

前
些
時
，
在
這
專
欄
寫
了

篇
有
關
侯
曜
的
文
章
，
意
猶

未
盡
。
近
日
重
看
他
的
︽
摩

登
西
遊
記
︾
，
感
想
尤
多
，

特
再
談
一
談
。
書
中
幻
想
出

一
座
七
層
高﹁
色
慾
塔﹂
，
用
來

專
困
世
間
一
些
為
情
為
色
而
死
的

冤
魂
。
豬
八
戒
成
了
色
魔
後
，
大

鬧
天
庭
，
搞
得
一
眾
仙
女
天
兵
天

將
色
心
蕩
漾
。
被
佛
制
服
後
，
困

於
塔
內
。
文
殊
菩
薩
對
他
說
：

﹁
色
魔
，
你
到
了
色
慾
塔

中
，
可
以
任
意
胡
為
，
想
怎
樣
便

可
怎
樣
。
等
到
你
感
覺
痛
苦
時
，

只
要
你
叫
一
聲
文
殊
師
利
，
我
便

來
度
你
。﹂

色
魔
走
進
色
慾
塔
第
一
層
，
美

女
共
有
三
千
三
百
三
十
個
，
都
是

懷
春
飲
恨
而
死
的
孤
魂
，
因
為
從

未
接
觸
男
子
，
從
未
享
過
人
倫
之

歡
的
。
色
魔
見
之
大
樂
，﹁
佛
說

將
我
放
在
色
慾
塔
中
受
苦
，
原
來

卻
令
我
取
樂
。﹂

與
眾
女
周
旋
，
起
初
是
樂
，
繼
而
是
苦
，
簡

直
「
死
過
去
了﹂
，
深
感
是
「
色
慾
地
獄﹂
。

第
二
層
全
是
半
老
徐
娘
，
共
九
千
九
百
九

十
九
個
，
都
是
世
間
寡
婦
、
思
夫
而
死
的
冤

魂
。
色
魔
逐
一
與
之
交
歡
，
俱
即
時
產
下
一

子
而
逝
，
最
後
只
剩
下
九
千
九
百
九
十
九
個

嬰
孩
。
對
着
這
些
風
流
後
遺
物
，
色
魔
苦
不

堪
言
。

第
三
層
九
十
九
個
房
間
，
本
有
九
十
九
個

女
子
，
都
是
世
間
的
妓
女
，
為
情
而
死
的
冤

魂
。
九
十
八
個
已
被
領
去
，
只
剩
下
一
個
花

魁
。
花
魁
者
，
妓
中
之
后
也
，
美
得
動
人
。

色
魔
與
之
繾
綣
後
，
竟
得
了
大
麻
瘋
，
渾
身

靡
爛
，
臭
酸
味
溢
。
與
花
魁
口
角
後
，
怒
殺

而
去
。

第
四
層
更
為
稀
奇
，
那
些
女
子
竟
全
是
人

面
獸
身
的
，
或
謀
殺
親
夫
，
或
毒
殺
情
敵
，

或
幹
盡
一
切
壞
事
來
滿
足
一
己
性
慾
的
鬼

魂
。
這
些﹁
禽
獸
蟲﹂
為
了
爭
寵
色
魔
，
各

自
惡
鬥
，
最
後
勝
利
者
為
一
個
蠶
精
，
吐
絲

把
色
魔
黐
綁
，
硬
上
弓
。
色
魔
苦
不
堪
言
，

迫
呼
文
殊
菩
薩
拯
救
，
得
以
保
命
。
文
殊
菩

薩
以
藥
師
佛
心
咒
，
解
除
他
的
惡
疾
。

第
五
層
卻
是
孕
婦
天
下
，
全
是
與
男
人
偷

偷
生
下
私
生
子
，
或
墮
胎
而
死
，
或
被
責
駡

而
死
的
冤
魂
。
困
在
塔
內
慾
火
難
止
。
色
魔

歷
經
四
層
之
苦
後
，
色
心

稍
止
，
遂
以
藥
師
佛
心
咒

將
她
們
的
慾
火
平
息
。

第
六
層
四
壁
掛
滿
了
鏡

子
，
絕
代
紅
顏
紛
紛
現

身
，
如
楊
貴
妃
、
西
施
、

妲
己
、
貂
蟬
。
色
魔
淫
心

又
起
，
但
一
近
鏡
子
，
紅

顏
全
變
作
骷
髏
，
色
魔
亦

如
是
，
欲
與
之
交
歡
，
兩

者
一
觸
，
又
變
成
骷
髏
。

色
魔
與
紅
顏
情
慾
爆
發
，
卻
受
煎
熬
之
苦
，

比
與
三
千
三
百
三
十
個
美
女
、
九
千
九
百
九

十
九
個
徐
娘﹁
大
戰﹂
還
要
苦
。
色
魔
又
勞

文
殊
菩
薩
打
救
，
以
大
明
咒
驅
除
了
色
魔
與

眾
女
的
慾
念
。

第
七
層
，
渾
無
一
人
，
色
魔
獨
坐
期
間
，

空
虛
襲
來
，
以
前
親
近
過
的
女
人
，
意
淫
過

的
女
人
，
一
一
浮
現
眼
前
，
他
猶
如
在
色
態

之
海
的
孤
島
，
色
濤
慾
浪
不
斷
向
他
衝
激
，

淫
聲
膩
語
不
絕
入
耳
。
空
即
是
色
，
色
即
是

空
，
空
是
痛
苦
，
色
也
是
痛
苦
。
色
魔
不
堪

﹁
性
虐﹂
，
竟
萌
死
意
。
此
際
文
殊
菩
薩
又

現
身
，
向
他
大
施
佛
法
。
色
魔
終
大
徹
大

悟
，
慾
根
盡
除
，
遂
改
名
為
悟
色
菩
薩
。

大
費
筆
墨
介
紹
了
豬
八
戒
由
色
悟
道
的
過

程
，
只
因
這
是
︽
摩
登
西
遊
記
︾
最
精
彩
的

一
段
，
不
僅
娛
樂
性
豐
富
，
更
無
淫
褻
成

分
。
侯
曜
以
佛
法
之
筆
，
寫
出
了
警
世
之

文
。

色慾塔中的豬八戒

第
一
代
賢
妻
良
母
南
紅
姐
姐
是
我
的
偶
像
，
她
內

外
兼
備
，
家
庭
和
事
業
皆
得
意
。

大
銀
幕
上
她
永
遠
的
楚
楚
可
憐
，
是
苦
命
的
窮
家

女
，
備
受
欺
凌
的
乖
媳
婦
。
現
實
生
活
中
，
她
卻
是

個
幸
福
女
人
，
有
主
見
、
幽
默
又
健
談
。

﹁
我
兩
歲
喪
父
，
爸
是
廣
州
的
藥
廠
老
闆
，
媽
頓
失
依

靠
，
帶
着
我
和
姐
姐
投
靠
公
公
。
適
逢
戰
亂
，
我
記
得
有

妹
仔
背
着
我
走
難
，
我
看
見
森
林
上
空
有
飛
機
飛
來
飛

去
，
放
下
炸
彈
，
好
驚
。﹂

十
來
歲
，
母
女
三
人
來
到
香
港
認
識
了
當
紅
的
紅
線

女
，
因
為
媽
媽
婚
前
是
演
員
，
跟
女
姐
母
親
是
好
友
，
南

紅
姐
成
為
了
女
姐
第
一
位
徒
弟
，
還
上
契
成
為
契
姊
妹
。

南
紅
姐
開
始
擔
演
啞
口
梅
香
：﹁
我
不
怕
，
我
本
來
就
是

愛
看
粵
劇
，
在
廣
州
，
放
學
無
事
跟
同
學
到
戲
院
看
戲
，

日
戲
最
便
宜
，
坐
三
樓
更
平
，
我
是
小
戲
迷
。﹂

搖
身
成
為
藝
人
，
她
為
自
己
取
個
藝
名
叫﹁
曼
媚﹂
，
誰
知
女
姐

大
表
反
對
：﹁
又
慢
又
微﹂
，
一
於
改
成
南
方
紅
，
因
粵
劇
在
南
方

而
走
紅
，
南
紅
姐
索
性
省
去
一
個
字
，﹁
南
紅﹂
真
的
走
紅
了
，

﹁
我
要
多
謝
師
傅
，
她
人
前
人
後
的
請
導
演
們
給
我
演
戲
的
機
會
，

表
姐
、
下
人
，
有
對
白
的
就
讓
我
試
試
。﹂

秦
劍
導
演
簽
她
成
為
光
藝
電
影
公
司
基
本
演
員
，
第
一
部
跟
謝
賢

合
演
︽
七
重
天
︾
已
是
女
主
角
，
最
搞
笑
年
輕
男
女
合
作
事
先
說

明
，
四
哥
說
：﹁
南
紅
，
你
不
是
我
杯
茶
，
我
不
會
追
你
。﹂
南
紅

姐
同
樣
回
應
，
於
是
他
們
合
作
四
十
四
套
電
影
，
從
未
傳
過
緋
聞
。

﹁
我
一
直
避
免
跟
男
演
員
拍
拖
，
因
為
怕
他
們
花Fit

，
導
演
可
能

不
同
吧
。﹂
當
年
南
紅
姐
很
紅
，
跟
年
輕
新
導
演
楚
原
談
戀
愛
一
談

七
年
，
都
是
她
主
動
提
出
訂
婚
的
要
求
，
理
由
是
她
喜
歡
訂
婚
的
感

覺
，
兩
年
後
，
她
在
美
國
登
台
，
楚
原
大
哥
以
長
途
電
話
求
婚
，
未

幾
，
一
場
筵
開
一
百
多
席
的
婚
宴
，
在
新
開
張
的
海
天
大
酒
樓
舉

行
，
哄
動
全
城
。

其
實
，
當
年
楚
原
導
演
極
忙
，
每
天
早
上
寫
劇
本
，
下
午
進
片

場
，
半
夜
才
收
工
。
他
的
導
演
服
也
是
最
平
實
的
，
加
大
碼
T
恤
剪

掉
兩
邊
的
袖
子
，
下
穿
長
而
闊
的
褲
，
一
年
三
百
六
十
五
天
都
一
個

模
樣
。
是
省
卻
女
明
星
埋
身
的
煩
惱
。

﹁
我
不
怕
，
我
對
自
己
絕
對
的
有
信
心
，
我
唱
歌
拍
戲
，
演
粵
劇

樣
樣
皆
能
，
我
更
是
有
子
萬
事
足
，
我
未
驚
過
。﹂

南
紅
姐
經
驗
所
談
，
太
太
要
做
好
本
分
，
將
丈
夫
放
在
第
一
位
，

讓
他
發
揮
，
他
成
功
了
等
於
整
個
家
庭
的
成
功
，
忍
讓
最
重
要
，
幸

福
是
自
己
創
造
的
。
但
，
恩
愛
夫
妻
最
近
被
傳
楚
原
大
哥
患
上
了
腦

退
化
症
。
她
哈
哈
大
笑
，﹁
老
公
成
日
看
醫
生
，
就
是
為
了
保
健
。

那
次
跌
倒
做
了
腳
的
手
術
，
為
安
全
，
外
出
用
手
杖
，
當
天
我
疏
忽

沒
有
化
妝
，
剛
被
記
者
遇
上
了
，
這
傳
聞
弄
得
我
啼
笑
皆
非
，
我
要

出
來
澄
清
，
我
的
丈
夫
很
快
樂
很
健
康
！﹂
見
南
紅
姐
容
光
煥
發
，

便
知
楚
原
大
哥
沒
問
題
，
我
們
放
心
了
。

南紅姐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前
天
在
灣
仔
吃
午
飯
，
人
多
要
搭
枱
。
旁
邊
坐

了
四
個
女
孩
，
都
是
廿
多
歲
白
領
，
每
人
一
碟

飯
，
配
杯
飲
品
，
典
型
的O

L

午
餐
。
四
個
女
孩

都
斯
文
，
言
語
間
並
沒
有
時
下
女
生
的
粗
話
，
也

沒
大
呼
小
叫
，
只
小
聲
地
交
談
。
奇
怪
的
是
，
四

人
對
熱
飲
的
處
理
方
法
如
出
一
轍
。
四
人
共
點
了
兩
杯

奶
茶
兩
杯
檸
茶
，
各
自
加
糖
攪
拌
之
後
，
那
枝
鐵
茶
匙

都
同
樣
泡
在
瓷
杯
裡
，
豎
起
擱
着
，
而
不
是
平
放
在
碟

邊
。
那
枝
茶
匙
浸
在
茶
裡
足
廿
分
鐘
有
多
，
直
至
埋
單

都
沒
動
，
她
們
也
沒
有
要
拿
起
茶
匙
的
意
圖
。

把
茶
匙
浸
在
熱
飲
杯
裡
，
實
在
超
過
了
我
可
以
接
受

的
底
線
。
要
是
我
發
現
同
事
有
這
動
作
，
我
一
定
不
會

帶
她\

他
去
見
客
，
怕
失
禮
。
那
天
我
邊
吃
邊
想
，
如

果
有
個
兒
子
，
帶
個
女
友
回
來
，
樣
樣
都
不
錯
，
就
是

在
茶
匙
這
節
骨
眼
上
露
了
餡
，
我
又
非
常
介
意
這
些
小

節
，
應
如
何
是
好
？

其
實
出
現
這
些
行
為
，
多
是
因
為
身
邊
無
人
教
過
。

比
如
那
四
位O

L

，
就
完
全
可
以
想
像
她
們
從
小
到

大
，
跟
着
家
人
或
同
學
去
餐
廳
，
見
到
人
人
都
把
茶
匙

擱
在
熱
飲
杯
裡
，
像
是
天
經
地
義
的
動
作
，
沒
啥
不

妥
；
她
們
也
就
不
會
想
到
，
長
大
後
會
遇
到
像
我
這
樣

勢
利
的
人
，
對
她
們
放
茶
匙
的
舉
止
會
有
強
烈
反
應
。

話
說
回
來
，
其
實
茶
匙
怎
樣
放
又
何
關
宏
旨
呢
？
世
上
很
多
大

思
想
家
、
藝
術
家
都
不
拘
小
節
，
對
人
類
也
大
有
貢
獻
，
這
種
所

謂
對
禮
貌
的
要
求
，
是
不
是
一
些
無
聊
的
小
資
玩
意
？
對
草
根
的

不
尊
重
？
我
不
知
道
。
其
實
我
自
己
，
也
一
定
有
很
多
舉
措
讓
某

些
人
看
不
順
眼
，
也
希
望
人
家
告
訴
我
。
文
明
社
會
的
有
趣
之

處
，
在
於
大
家
在
同
一
個
社
會
生
活
，
都
有
些
不
用
明
文
規
定
的

共
同
標
準
，
而
隨
着
時
代
進
步
，
我
們
也
只
會
期
望
大
家
對
這
些

無
言
約
定
的
標
準
能
不
斷
提
高
，
而
不
是
停
滯
甚
至
往
回
走
。

禮
，
其
實
是
一
種
自
覺
，
有
些
事
可
以
做
，
有
些
事
不
可
以

做
。
你
可
以
質
疑
為
甚
麼
要
這
樣
為
甚
麼
要
那
樣
，
你
不
做
也
不

會
給
拉
去
坐
牢
。
不
過
有
了
禮
，
社
會
秩
序
會
暢
順
點
，
生
活
品

質
會
精
緻
點
，
自
己
和
別
人
也
比
較
可
愛
，
就
此
而
已
。

茶杯裡的風波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廣
島
賞
櫻
，
廣
島
市
內
和
宮
島
上
的
景
點
當
然
是

必
遊
之
選
，
但
瀬
戶
內
海
畔
的
福
山
和
尾
道
也
不
容

錯
過
。

福
山
市
是
日
本
廣
島
縣
的
中
核
市
，
位
於
廣
島
縣

東
南
部
︵
備
後
地
方
︶
，
是
福
山
都
市
圈
的
中
心
城

市
。
市
內
主
要
景
點
是
位
於
市
中
心
新
幹
線
火
車
站
北
出

口
的
福
山
城
，
和
位
處
南
部
的
傳
統
漁
港﹁
鞆
之
浦﹂
。

福
山
城
是
在
元
和
五
年
︵
一
六
一
九
年
︶
建
設
的
江
戶

時
代
名
城
。
二
次
大
戰
期
間
受
到
空
襲
，
天
守
閣
等
毀
壞

消
失
，
但
昔
日
容
姿
至
今
還
存
留
在
伏
見
櫓
、
筋
鐵
御

門
，
也
因
此
被
指
定
為
國
家
重
要
文
化
財
產
。
此
外
，
福

山
城
以
國
家
史
跡
被
持
續
保
存
，
春
季
開
放
賞
櫻
花
︵
有

五
百
棵
櫻
花
樹
︶
，
秋
季
舉
辦
菊
花
展
覽
會
等
，
天
守
閣

內
有﹁
福
山
城
博
物
館﹂
展
示
着
歷
代
藩
主
使
用
過
的
遺

留
物
品
。

鞆
之
浦
算
是
較
冷
門
的
景
點
，
位
置
在
福
山
市
的
沼
隈

半
島
南
端
，
面
對
瀨
戶
內
海
。

隔
海
不
遠
的
仙
酔
島
，
形
成﹁
瀨
戶
內
海
國
立
公
園﹂

的
中
心
。

鞆
之
浦
是
傳
統
漁
村
，
但
卻
充
溢
着
濃
厚
的
史
跡
、
創

意
文
化
和
佛
寺
氛
圍
。
這
裡
在
日
本
近
代
史
上
具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因
為
有
關
坂
本
龍
馬
和
明
治
維
新
的
多
處
史
跡

就
在
此
發
生
。

據
說
，
宮
崎
駿
在
二○

○

四
年
公
司
旅
遊
時
來
到
鞆
之
浦
，
對
這

裡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一
年
後
為
尋
求
創
作
靈
感
，
隻
身
在
此
長
住

兩
個
月
，
創
造
出
動
畫
︽
崖
上
的
波
兒
︾
中
波
妞
這
個
角
色
。

親
身
見
證
的
是
，
無
論
在
福
山
火
車
站
、
或
福
山
市
觀
光
辦
事

處
、
或
鞆
之
浦
的
遊
客
中
心
，
都
滿
佈
美
國
電
影
︽
金
剛
狼
2
︾
去

年
初
在
此
實
景
拍
攝
的
宣
傳
海
報
和
單
張
，
人
家
就
是
不
會
放
過
任

何
機
會
、
不
遺
餘
力
的
推
廣
自
家
的
好
地
方
！

在
鞆
之
浦
遊
逛
，
除
了
歷
史
遺
跡
、
神
社
寺
院
，
漁
市
場
也
是
不

能
錯
過
的
觀
光
點
。
漁
港
的
市
場
，
各
式
魚
類
、
海
鮮
產
品
，
琳
瑯

滿
目
，
平
常
較
難
找
到
的
品
種
，
在
此
卻
是
手
到
拿
來
。
在
這
裡
，

終
於
遇
上
了
春
鯛
，
一
尾
一
公
斤
半
，
還
是
瀨
戶
內
海
的
特
產
！

鞆鞆之浦風情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2014年4月25日，韓國總統朴槿惠女士在歡迎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儀式上，一改她以往的淡定神
情，在與笑容可掬的奧巴馬總統握手時，流露出
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沉重表情，看了非常難
過。就連歡迎奧巴馬的儀式奏樂聽起來竟然也像
哀歌，因為在過去的4月裡，韓國歲月號船難，
使韓國及全世界沉浸在悲痛之中。
韓國報紙從二戰後，幾乎不用漢字表意文字
了，而用韓文音素文字，但是，這次韓國報紙報
道時，不約而同地用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漢字表
達：「人災」。也就是說，這起悲劇，與其說是
天災，或者說是海難，還不如說是「人災」。
4月16日，遇難者家屬在岸上焦慮地盼望自

己的兒子、女兒獲救歸來時，令人驚愕的是，
出現在最早被救出來的人之一，竟然是歲月號
船長，還有船長率領的輪機操作人員，也就是
說，最先逃出的居然是船長和具有航海知識的
船員。而且據報道，他們是從船上的船員專用
通道逃出的。
從船員專用通道逃出，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就
是一群經過航海特技訓練的專業人員，不僅拋下
他們的保護對象——乘客，而且瞞過乘客的眼
睛，從他們自己的秘密渠道逃出。這樣，乘客們
不知道事態的嚴重，也不能跟着他們逃生。
根據韓國救護隊員手機拍攝下的實況錄像來
看，這位韓國船長是在9點46分逃到甲板獲救
的，當時，船長下半身光着腿，只穿一件短內

褲。這又說明了什麼呢，顯而易見，船長為了掩
飾自己身為船長的身份，在緊急關頭，竟然作出
脫掉船長標誌的制服的行為，上身因為穿着幾件
內衣，還不至於光着膀子，下身只穿一條制服
褲，為了隱瞞船長身份，船長不惜脫掉褲子保
命。
也就是說，船長本身並不是不懂自古以來「船

長與船共命運」的傳統，他脫掉船長制服，隱瞞
了自己的船長身份，卻把乘客的最後一線希望也
給斷送掉了。救援隊沒有能夠從船長那裡得到第
一手的乘客情況，救了一個船長，失去了眾多乘
客的緊急救助機會。
如果船長穿着船長制服，至少救援隊員可以從

船長嘴裡問出具體的乘客現狀，作出救援的正確
判斷，那麼，這次事件，也許就可以改寫了。
再者，這些專業人員，在歲月號船傾斜時，有

足夠的時間，進行三個救護大動作。
第一個大動作，即迅速通過廣播或者當場呼

叫，引導乘客疏散到甲板，接受救援。
第二個大動作，就是迅速拋下船身上的幾個

錨，以固定船身的平衡，糾正船身的極度傾斜，
讓乘客得以用雙腿迅速疏散到甲板等待坐救生船
和接受救援。
第三個大動作，即指揮乘客坐上救生船，迅速

離開漸漸下沉的船隻。
可是船長及其團隊，這三個動作都沒有做。更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在船長逃離他的崗位前夕，

船內廣播分別8次播送了誤導乘客的內容，讓乘
客不要走出船艙，在船艙內等待救援。可憐，這
次乘船的主要都是中學生，這些好孩子，聽從大
人的話，以為大人們馬上就會來救他們呀。所以
他們一動不動，在船艙裡等待救援。來到這個世
界，才17、18年的幾百名高中生們，在一無所知
的情況下被活生生地淹沒。
船上預備的救生船，在救援隊員趕到現場時，

竟然沒有一個救生船被解開過。到底船長及其團
隊，對這些救生船有沒有看一眼呢，很難理解，
他們連最基本的航海常識都不顧及，只顧自己先
逃命。
由於船長和他的團隊在第一時間逃生了，造成

了乘客無所適從，除了自力逃出的一些幸運者
外，大多數乘客最後都被困在船艙裡。至今沒有
一個活着被救出，還有很多失蹤，至今依然不見
蹤影。
其實，人們對船難並不陌生，我們早就通過著
名的《鐵達尼號》遇難事例，對海難有了一定的
認識。1912年4月14日，英國客輪鐵達尼號遇難
沉沒，船上2208名乘客和船員中，只有705人生
還，1503人喪生。在鐵達尼號沉沒時，船上的人
們表現出較高的思想覺悟，船長沒有搶先逃生，
而是親自指揮人們登上救生艇，他自己則留在船
上，堅持到最後一刻，與船一起沉沒。
鐵達尼號船遇難，不僅船長沒有搶先逃命，他

的團隊船員們也沒有搶先逃命。船上的輪機工和
火夫（給鍋爐加煤的工人）一直在機艙堅守崗
位，給鍋爐加煤，維持發電機的運轉，直到機艙
進水到無法工作的時候，他們才停止工作。因為
鐵達尼號是在漆黑的夜晚遇難的，輪機工們堅守
崗位，讓發電機不停運轉，使鐵達尼號直到沉沒
前幾分鐘，船上的電燈一直亮着，讓乘客在光亮

中有秩序地離船。而這些輪機工和火夫們，最後
全部犧牲了。鐵達尼號船上的樂隊，為了讓乘客
們心情平靜，不至於慌亂，直到沉船前10分鐘，
一直堅持在甲板上演奏，最後樂隊的成員們也都
犧牲了。
在鐵達尼號沉沒時，登上救生艇的順序是：最

先婦女兒童，其次男性乘客，再其次女性船員，
最後才是男性船員。因此，在鐵達尼號沉沒事故
中，女性的生存比例為74%，而男性只有20%。
與102年以前的英國鐵達尼號船成了鮮明的對

比，韓國的歲月號船，最先上救生船的是船長和
輪機操作人員。為什麼英國的船長就與韓國的船
長截然不一樣呢？我想，理由是英國的船長做人
有底線，韓國的這位船長，做人沒有底線。
什麼是做人的底線？就是作為一個職務在身的

人，必須履行他的職務賦予他的職責，這就是底
線。船長的職責是什麼，就是保護乘客的生命，
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以乘客的生命為先。與乘客
共命運、與船共命運。
同樣，一個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職責，也
就是做人的底線。如果這個社會，每個人都能夠
堅守自己的社會底線，那麼，這個社會就是安全
的。反之，如果每個人都像這位船長那樣，沒有
做人的底線，就會出現顛覆性錯誤，那我們在這
個社會就失去安全感了。
好像這個世界一天比一天糟糕，1912年距今天

102年，科技發達，手機通訊、救護系統都發達
100年了，人對自己的底線，卻淪落到如此天壤之
別的程度，是怎麼回事？
這次船難，不是與己無關的他人之事，而是我

們每個人隨時都可能遇到的事情。所以，我們應
該從小事情做起，堅守好做人的底線，才能夠避
免這種可怕的「人災」。

船長的底線

百
家
廊

李
小
嬋

俗
語
云﹁
天
要
下
雨
，
娘
要
嫁

人﹂
，
被
認
為
是
無
可
奈
何
之
事
。

近
月
全
球
各
地
有
見
暴
雨
成
災
，
生

命
財
產
受
損
害
。
幸
而
香
港
雖
整
月

持
續
不
停
下
暴
雨
，
惟
亦
時
有
晴

天
，
未
見
因
雨
成
災
慘
事
。
那
些
戶
外
活

動
碰
上
假
期
的
時
候
，
幸
福
者
天
晴
，
反

之
，
下
大
雨
，
籌
備
多
時
的
戶
外
活
動
只

得
取
消
，
真
掃
興
。
賽
馬
日
碰
上
暴
雨
要

取
消
賽
事
時
，
馬
會
、
馬
迷
、
馬
主
和
騎

師
更
是
大
掃
興
哩
。
上
周
六
是﹁
亞
洲
電

視
盃﹂
賽
馬
日
，
亞
洲
電
視
雖
近
日
傳
出

負
面
新
聞
，
惟
該
電
視
台
老
闆
和
上
下
員

工
依
然
幹
勁
十
足
，
士
氣
未
減
。
五
月
起

節
目
大
翻
身
，
鎮
台
之
寶
︽
感
動
香

港
︾
、
︽
亞
姐
選
舉
︾
、
︽
亞
洲
先
生
︾

選
舉
等
陸
續
舉
辦
，
還
將
昔
日
品
牌﹁
殭

屍﹂
片
在
黃
金
時
段
推
出
，
撼
無
綫
的
︽
西
遊

記
︾
。
夠
膽
。
在
風
雨
飄
搖
間
，
舉
辦﹁
亞
洲
電
視

盃﹂
日
，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
看
亞
視﹂
當
然
是
觀

眾
支
持
亞
視
的
行
動
。

天
氣
好
壞
，
正
所
謂﹁
人
定
勝
天﹂
，
只
不
過
說

說
而
已
，
勝
不
了
天
的
。
然
而
，
經
濟
與
社
會
穩
定

與
否
，
確
實
是
依
靠
當
地
官
民
合
作
，
始
克
有
成
。

世
界
動
亂
不
穩
，
影
響
生
計
。
泰
國
連
續
多
年
政
局

動
盪
，
經
濟
又
怎
好
得
起
來
！
資
金
必
外
流
，
投
資

必
減
。
越
南
反
華
騷
亂
，
政
府
故
作
不
理
，
無
法
無

天
。
騷
亂
現
象
不
僅
嚇
怕
華
商
華
資
，﹁
有
樣
所

看﹂
，
外
商
又
怎
敢
往
越
投
資
呢
？
正
是
銀
紙
搵
不

到
，
可
能
把
命
也
丟
了
。
無
謂
哩
！
台
商
作
準
備
撤

離
越
南
。

香
港
本
來
是
法
治
之
地
，
口
碑
甚
佳
的
國
際
都

市
，
不
幸
被
某
些
別
有
所
圖
者
破
壞
亂
搞
一
通
。
高

調
揚
言﹁
佔
領
中
環﹂
行
動
，
公
投
已
有
計
劃
，
政

府
嚴
陣
以
待
，
市
民
忐
忑
不
安
，
大
大
影
響
社
會
穩

定
，
經
濟
繁
榮
。﹁
佔
中﹂
行
動
六
月
是
起
步
點
，

然
而
，
近
在
當
下
，
卻
先
來
破
壞
，
港
府
被
稱
逐
漸

步
向﹁
財
政
懸
崖﹂
，
預
料
會
有
近
七
十
個
部
門
受

影
響
，
甚
至
累
港
府
無
錢
出
糧
！
此
乃﹁
拉
布﹂
而

起
，
若﹁
拉
布﹂
無
了
期
延
續
，
立
法
會
將
無
限
期

無
法
通
過
撥
款
，
將
引
發
可
以
預
見
及
難
以
預
見
之

惡
果
。﹁
人
民
力
量﹂
、
社
民
連
無
法
無
天
，
不
近

情
理
之
舉
，
人
為
之
破
壞
，
劣
評
如
潮
！
相
信
當
局

終
有
化
解
之
法
。

香港晴雨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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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韓國歲月號船難想起


